
前些日子， 买了一台多功能饮水
机。 谁知用了没一个月， 就不制热了，
给经销商打电话， 人家嫌我家离得太
远，不肯上门服务，非要把饮水机送到
他们那儿维修。 于是，老公拨通他同事
小路的电话，让他开着车帮忙把饮水机
送到维修点，小路爽快地答应了。

到了维修点，老公又是递烟又是赔
笑，请维修工鼓捣了一个多小时，总算
修上了。 等回到家，见已近中午，老公
赶紧示意我张罗了一桌酒菜，请小路吃
饭。 小路再三推辞，可搁不住老公往死
里劝，他也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我心里
虽然一百个不乐意， 但在客人面前，依
然保持了满脸的微笑，怎么着也得给老
公留点面子呀……

酒足饭饱小路起身告辞，令我抓狂
的是，老公竟然硬塞给了小路两瓶五粮
液， 那可是我一月的工资呀！ 等小路
的车行远了，我再也忍不住，咬着牙数
落老公说：“你真是个败家子， 就帮这
么个小忙，花费大几百，值得吗？！ ”

老公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他呵呵
一笑说：“老婆，你说买羽绒服，是冬天
便宜呀还是夏天便宜呀？ ”我气呼呼地
说：“你少给我顾左右而言他， 当然是
夏天便宜了，这叫反季节购物，你当我
傻啊！ ”“这就对了，你知道小路是什么
人物吗？ ”老公神秘地说。“什么人物，
不就一大头兵吗。 ”我不屑地说。

老公狡黠一笑说：“老婆大人，你有
所不知， 小路是我们局长的小舅子，你
别看他今天是大头兵，不定哪天就会成
为我的顶头上司 ， 我这是反季节送
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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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把年龄
当护身符

钱正能

执法者语

当得知自己要被送往公安局拘留13天的时候，毛
某死死拉住警车车门， 大喊起来，“你们执法不公，我
要去上访！ ”

我和同事小李把他拉上警车，警车开动，毛某还
喊个不停。

我们问他：“那你说殴打董某和钱某是不是事实？ ”
“我是打了董某两个巴掌，踢了钱某一脚。 ”毛某

气呼呼地说，“但是朋友韩某叫我过去帮忙，我就是一
个‘打酱油’的！ ”

我笑：“路过才是打酱油，谁让你动手了？ ”
毛某理直气壮地说：“董某和钱某嘴巴太臭，不然

我也不会动手。 ”
小李笑问：“你们动手打人，公安机关为什么不能

处理？ ”
毛某好像抓住了小李话里的漏洞，大声说：“你自

己也说了，是我们三人一起打人，要拘留就一起拘留，
为什么只拘留我一个？ 我家里没钱，也没有当村干部
的亲戚，但我不是好欺负的，你们不放了我，我就把你
们公报私仇的事情说出去。 ”

我很奇怪：“我们第一次见面，有什么私仇？ ”
毛某得意洋洋地说：“因为我懂法律，我知道未满

18周岁你们不能拘留，所以我之前不合作，为这你们
就故意整我。 ”

小李摇头：“最怕的就是你这种对法律半懂不懂
的人。 刚才我们对你宣读处罚告知笔录的时候，你到
底有没有在听？ ”

毛某摇头：“我以为不会拘留，没留意。 我现在只
知道我被拘留，另外两个打人的却被放掉了。 ”

我说：“根据相关规定，你们三人已经构成寻衅滋
事，属情节较重，对你们三人处以治安拘留13天的处
罚。 再按照有关规定，年满16周岁未满18周岁，初次违
反《治管法》或其他公安法规的，拘留不执行。 韩某两
人都未满18周岁，并初次违法，所以释放。 ”

小李也说：“你听清楚了，是初次。 三个月前，你就
因为殴打他人被处治安拘留5天，那次没执行，你不会
以为每次打人都没关系了吧？ ”

毛某沉默半晌，叹了口气：“我以为不满18周岁就
没事呢！ ”

出于保护未成年人的考虑，在处理未成年人违法
犯罪案件时， 我国的法律往往对其减轻或免于处罚。
可很多时候，这样一来，一些未成年人非但不珍惜机
会痛改前非， 反而把这当成是一种错过就不再有的
“福利”，行为处事变本加厉。 这看似占了法律的便宜，
毁掉的却是他们的人生啊。

我的老家就居住在水塘边，水塘一年四季情趣无
限，风光各异。 虽然它没有南方水塘那样旎丽的风光，
但它不仅使我早早学会了游泳，也使我从中悟出了一
些人生道理。

我家乡的水塘，最有趣的还是夏季，尤其一下雨，
水塘的水几乎满了，晚上蛙声一片，很是好听。 青蛙嘴
边有个鼓鼓囊囊的东西，能发出声音。 他们一般都躲
在草丛里，偶尔叫几声，时间也很短。 如果有一只叫，
旁边的也会随着叫几声，好像是在比赛谁的歌喉嘹亮
似的。

下了大雨，不仅水塘里的青蛙们高兴，我们也兴
奋不已，因为人们可以尽情地去水塘里耍水了。 除了
在学校上课，每天中午我们结伴就到水塘耍水。 水塘
的水虽然没有现在游泳池里的水清澈干净，但起码没
有添加消毒水的怪味，有的是胶泥的清香，并且脚踩
到水底柔柔的软软的很是舒服。 可水塘边由于人们往
里边倾倒垃圾，什么石头渣、枯树枝、碎玻璃等，尤其
是碎玻璃经常出现将人的脚扎的鲜血直流的现象。 可
能是习惯了，我们这些孩子们也不怕，扎破了脚继续
在水里打水仗什么的。 不像现在的孩子，身上稍有一
点擦伤，赶紧到医院打破伤风针。

那时学校是严禁学生自己去水塘游泳的，可由于
岁数小自律差， 总有中午几个人结伴偷着去水塘游
泳，老师知道后，等上了课，将偷着去游泳的学生叫到
课堂上排成一队，老师用笤帚疙瘩挨着个打脑袋。 放
学回到家，家长知道偷着去游泳后，二话不说，便接着
再打一顿。

尽管对于偷着去游泳的学生学校曾加以最严厉
管教，再加上家长的训斥，可还是有不听话的学生偷
着去。 不过此事被一个女老师给很好地解决了。 三年
级乙班王姓女老师，30来岁， 她多年被学区评委优秀
老师，她对于偷着去游泳的学生不打不骂，先问谁会
游泳，谁不会游泳，然后成立游泳小组，她每天中午亲
自带着男学生去学游泳，会游泳的当教练，为了不出
问题，她还邀请几位男老师给保驾，一个星期的时间
该班的男生全部学会了游泳。 后来，全学校推广王老
师的做法。 看来， 那个王老师懂得出现问题一味的
“堵”不如“疏”这一道理。

其实我8岁就学会了游泳， 我学会游泳纯属是被
逼出来的。 有一次，我的一个远门哥哥说带我去游泳，
到了水塘，他说让我抱住他的脖子带我从水塘的北面
游到南面去，我说我害怕，他说没事。 我就听了他的，
可当游到中间时，他突然说自己没劲了，让我松手，我
不敢，他一下将我从他的脖子上拽了下来。 我开始在
水里挣扎，他还一个劲喊“憋住气，手脚同时有力动作
要快”……这下我喝了好多水，并且呛得我眼泪就出
来了。 不过，我也真学会了游泳。 实际上，我对于游泳
的基本要领早就掌握了一些， 就是不敢到深水区去
游，怕呛水怕淹着。 要想学会游泳，达到在水里自由自
在地游，就要不怕呛着，不怕喝水，甚至不怕挨淹。

耍水
王素朝

去年夏天， 为了照顾在重点中
学就读的女儿， 我们在老城区买了
一套二手房。

搬进来后，那天上班，见一位白
发红颜的老者挑着一对鸟笼下楼 ，
边走边哼着快乐的小调。 望着他的
背影， 正准备出门的沈嫂对我说：

“哎， 刚才这位大爷是我们的‘领
导’。 ”

我不解， 问道：“他原来是你们
单位的书记，还是经理呀？ ”沈嫂摇
了摇头， 说：“哪里呀， 这姜大爷以
前是位处长。 退休后，他闲不住，又
爱管事， 被大伙推举为我们楼的楼
长。 ”

这以后，我发现，这姜大爷精神

头很足，脾气冲，管得还真宽。 谁乱
扔垃圾了，只要被他碰到，轻则上门
劝勉；再不听，就把你不良的习性贴
张纸在楼下“曝光 ”。 楼上浇花滴
水、养宠物不注意环境卫生、夫妻不
和吵架无证小贩上门推销，每天，我
们都能听到姜大爷在用他那特大的
嗓门在“熊”人。 大家最看不惯的，
是他那说话时打着官腔的口气。 不
过， 好多公益上的事显示出姜大爷
高超的组织才能。 如果不靠他出面
张罗，就绝对办不好。

前不久， 水务公司通知我们这
里安独立水表。告示贴了几天，只听
见大伙叫好，就是没人牵头。

姜大爷从外面旅游归来， 就自

告奋勇地揭了榜。 收款、找熟人、买
材料、请施工队，忙得不亦乐乎。

安装队进场后， 当工人准备在
一楼墙上准备钻孔引内进水管时，
户主憨头死活不愿开门。 憨头是个
“横人”， 眼看着整个工程要搁浅，
住户们见状，只能干瞪眼。

姜大爷刚在市场上买了水管材
料，一下车边喊边敲了憨头家的门。
一听是姜大爷的声音， 憨头的媳妇
吓得马上把他让了进去。这回，出乎
意料的， 大家第一次没听见姜大爷
的大喉咙。

在屋里坐了一会儿 ， 开门时，
憨头的媳妇眼里充满了感激 。 原
来 ，他们夫妻俩都下了岗 ，生活很

拮据 ， 八百多元的水表和安装费
拖着交不起。 姜大爷和言细语弄
清了原委后 ， 自掏腰包帮他们买
了单 。 通过这次善举 ，我们对平常
看上去有些凶巴巴的姜大爷多了
一份敬重。

上周， 居委会来征求谁来当楼
长， 大伙们众口一词地推选由姜大
爷连任。

姜大爷听了，乐呵呵地说：“成，
既然大家信得过， 这楼长我就接着
当下去， 和大家一起来打造和谐的
邻里关系。不过，我丑话还是说在前
面，谁要是损公利己，不遵守公德，
到时间别怪我老姜头横挑鼻子竖挑
眼，‘六亲不认’哦！ ”

城市后窗

姜大爷当楼长
刘卫

夏日原野
方华 摄

长镜头

官场百态

反季节送礼
魏咏华

有很多东西，随着时间的前
行，逐渐离我们远去，比如水缸。
提起它，就让人想起司马光砸缸
的故事。 从我有记忆开始，家里
就有水缸， 大大小小好几个，有
盛水的，有腌酸菜的。

水缸大都是用粗陶制作而
成，深褐色，时间长了之后，表面
甚至变得黝黑，看上去感觉脏兮
兮的。 那口巨大的水缸放在厨房
里盛水用， 上宽下窄大肚子，粗
粝的质感朴实无华，与那时每天
都是粗茶淡饭的日子极其吻合。

还没有自来水的日子里，父
亲得去二百米以外的地方挑水，
我常常守在水缸边，看父亲往水
缸里倒水。 父亲提一口气，稍微
一用力 ，水顺势而下 ，形成一个
小小的瀑布 ， 我嘴里不忘叹一
声：怎么还不满啊！ 是的，它很能
盛水，满满的一缸水够全家用三
天。父亲在单位是木工，很累，回
到家放下包第一个动作就是看
看水缸是不是有水，看看烧饭用
的煤是不是够用，垃圾桶是不是

要倒掉 ，待一切妥当了，才安心
地拿起报纸看起来。

每年入秋之际，放在院子里
的那口水缸就被搬到厨房来，因
为母亲要用它腌酸菜，一口大缸
里往往要腌几百斤的大白菜，才
能保证冬天有下饭的菜吃。 东北
的冬天非常冷，酸菜又是不能冻
着的，所以，酸菜水缸要放在灶
台旁，即使这样，爱寒冷的冬季，
水缸的表面也常常结冰。

我最爱那些养在水缸里的
金鱼了，敞口，矮墩墩的小水缸，
虽然没有透明玻璃缸那样能衬
托出鱼儿的美丽灵动，但是金红
色的鱼儿游走在粗陋的水缸里，
更显出鱼儿的华丽与精气神儿。
现在回头想想，其实它就是一个
大花盆，常常被我们几个搬来搬
去的。

水缸是属于“易碎品”的，虽
然它并不易碎，但是在天长日久
的使用下 ，难免出现裂纹 ，所以
那时候还有一个手艺叫“锔缸”，
就是补缸。 记得有一出民间小调

《王大娘补缸》，“锔盘锔碗锔大
炮、锔好大炮打东洋”，此剧在当
时极为流行。 那时候大家收入都
不多 ，衣服都要“新三年旧三年
缝缝补补又三年”， 锅瓦瓢盆也
十分金贵。 锔缸是个手艺活儿，
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锔子像个
订书钉， 两头尖的长条铁制品，
将锔子穿进打好眼里，留出适当
的长度 ，剪掉多余的部分 ，长度
一定要恰到好处，再用小锤将余
出的部分砸得与缸的表面严丝
合缝， 才能保证水缸滴水不漏。
做这一切的时候，锔缸的师傅凭
的完全是经验，如今这个行业已
随着水缸的落没离我们越来越
远了。

水缸蹲在角落里， 不起眼，
静静地望着我们凡俗的日子，关
注它，是在它“穿裙子”的时候 。
在水缸的外表，平行水面以下的
位置，出现一层分布均匀的细密
水珠 ， 这时候就预示着一场雨
事的来临。 我觉得好神奇啊，父
母亲也说不出来是什么道理 ，
长大后学了物理常识才知道 ，
是大气中水蒸气含量增加 ，而
水缸中水面以下的部分温度较
低 ， 水蒸气接触缸壁遇冷液化
成小水滴 ， 附着在水缸外表面
上而已。不过我很喜欢“穿裙子”
的叫法，给粗粝的水缸蒙上了一
层美丽的面纱。

搬上楼房的时候，那些水缸
无处安放，我忽略了父母是如何
处理它们的。 庆幸的是，它们都
留在了记忆里， 那一缸清水，倒
映着窗前的月光，在我常常饥饿
的童年 ，给我饭菜香 ，在我想念
它的时候，跳出脑海，温暖我心。

水 缸
夏学军


